
陆谷孙先生主编的 《中华汉英大

词 典》（上） 于 2015 年 8 月 出 版 之

后，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和学界的广泛

关注。

《文汇学人》 称其为“一本有可能

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词典”；凤凰卫视

评价其为“历史上最给力的词典”。刘

绍铭先生认为，“跟同类汉英词典相

比，《中华汉英大词典》 除了篇幅容量

惊人、内涵辽阔得未曾有外，还有其

他别家所无的特色。方言收入真是个

好主意……”。

作为一部大型词典，《中华汉英大

词典》 所承载的信息不仅仅是文字层

面的简单对应，还力图对中华文化传

播有所贡献。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汉文字经历了从书写形式到

意义、用法等各种演变，涵盖各个历

史时期的文字、用词或词义，以及方

言俗语、世界华语地区用语、科技术

语、外来语等，可谓博大精深。为从

广度和深度上全面忠实地呈现汉语信

息，《中华汉英大词典》 古今兼收，源

流 并 重 ， 例 证 博 征 广 引 ， 译 文 简 明

贴切。

古今兼收、源流并重的处理方式

可完善词目的知识结构，有助于词典

用户对常用词义的理解。对于文化渊

源往往颇为深广的语言而言，字词的

多义性是“常态”：常用字词往往兼有

字面义与引申义，在具体语境中还会

有 临 时 用 法 ， 以 达 到 修 辞 或 幽 默 等

效果。

例如，“短板”，其本义是“木桶最

短的板”（木桶装水多少取决于最短的

那块板）；其引申义是指“薄弱之处”。

词条中增加这层信息，有助于用户对词

义的理解。再如，“明”义项 24、25
（分别于祭祀、神祇），虽然在现代汉

语 中 极 少 独 立 使 用 ， 但 仍 见 于 “ 明

水”“明器”“神明”等词语。为体现

词义的“源流”，有必要保留此类“根

义”，否则“明水”岂不成了“无源”

之水，而“明器”“神明”之“明”失

去了根义，势必给学习者或使用者带来

困惑，或将其引入歧路，张冠李戴，习

得错误的信息，岂不误人子弟。

翻译家严复有言：一名之立，旬

月踟躇。名称或词汇的创立需要很长

时间的推敲。如今有了互联网、微信

等便捷的查询手段和讨论形式，“立

名”的时间可以大大缩短，单位时间

内的“踌躇”或“推敲”内容也随之

浓缩。《中华汉英大词典》 编写组微信

群如同“智囊团”，往往就棘手问题献

计献策，最后达成共识。一日，陆先

生在微信群里发信息：“‘石库门弄堂

房子’英文怎么译？”围绕这一问题，

编写组成员查找源流和文化信息，探

讨词条结构、译文形式，最终编辑出

令他满意的词条。

人们往往把字、词看作独立的个

体 ， 认 为 学 语 言 就 是 记 忆 单 个 的 词

汇，有人甚至会将编词典等同于编写

词汇表。但实际情况是，单个字、词

并非独立的存在，而是相互之间有着

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如果把词典视为网

络模型，那么词条 （或义项） 即网络

中的节点。一个词条的编写往往引导

编写者游走于多个词条，对它们之间

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。

例 如 ， 2016 年 春 节 前 夕 的 小 年

夜，凤凰卫视对 《中华汉英大词典》

（上） 进行推介之后，陆先生在微信群

里问：“我们收没收‘小年夜’？”我们

立 刻 对 “ 小 年 夜 ” 及 相 关 词 条 （小

年、大年、大年初一、大年三十、大

年夜等） 进行补充或完善。处理后的

词条信息较完整 （如体现南、北方差

异），脉络较清晰，形成了较完整的信

息链。

长期与词汇打交道的“职业病”

之一就是对新词敏感：词典人或多或

少都是“观词人”。新词新义不断出

现 ， 从 “ 土 生 土 长 ” 的 俚 俗 用 语 到

“他山之石”的外来语，从日常生活到

政治、经济、科技术语，可谓层出不

穷、日新月异。词典编写者须及时加

以甄别，既不能“照单全收”，又不可

有“漏网之鱼”。通常的标准是，新出

现的词语或用法经过一定时间的使用

被普遍接受、达到稳定之后，则加以

收录。例如，“脑洞大开”“脑子进

水”“阿尔法男”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

已然趋于稳定，而“阿尔法围棋”，

“引力波”属于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，

均可以收入词典。新出现的节目 《舌

尖上的中国》，因其对中国特色饮食的

介绍而广受关注，并升华为中华文化

的 符 号 之 一 ， 因 此 赢 得 了 词 典 中 的

“一席之地”。

如果说词条或义项是词典网络中

的节点，那么例证就是充实节点的要

素，应具备征义、扩充说明词义、提

供习惯用法和典型语用场景等功能。

双语词典中的例证往往需要翻译，应

力求“信达”。作为一部反映中华文化

积淀的大型词典，《中华汉英大词典》

在配例方面努力做到博征广引、雅俗

共赏，融实用性、趣味性、经典性于

一体。许多例证来自经典文献，反映

着 中 华 文 明 与 智 慧 。 比 如 ： 大 道 至

简 ； 无 边 落 木 萧 萧 下 ； 学 然 后 知 不

足；未尝违户庭，安能千里游；傲气

不可有， 傲骨不可无；明者见危于无

形, 智者见祸于未萌，等等。

这些配例体现着中国人的“文化

水准”，撒落在词典正文中，以飨读

者。词典用户在定向查阅和随意翻阅

中遇到它们，想必会得到“愉悦”和

“教益”。

词典编纂需要学识、毅力和对文

字的挚爱。陆谷孙先生一贯以词典人

的三种头脑自勉和要求编写团队，即

“ 一 心 一 意 ”“ 齐 心 协 作 ”“ 词 典 头

脑”。无独有偶，《教授与疯子》 一书

中，作者西蒙·温切斯特记录了 《牛

津英语词典》 编纂过程中两个关键人

物默里和迈纳的友谊。两人从外表到

爱好及工作环境都十分相似，只是迈

纳饱受精神分裂困扰；而这样一位病

人为词典史上的不朽巨著贡献了一万

多条引语。大凡每一部传世之作，背

后总有几个忘我的工作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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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于 1940 年 ， 籍 贯 浙

江 余 姚 。 著 名 的 双 语 词 典

编 纂 家 、 莎 士 比 亚 和 英 美

文 学 学 者 、 翻 译 家 、 教 育

家 、 散 文 家 ， 复 旦 大 学 杰

出 教 授 ， 全 国 政 协 第 九 、

第 十 届 委 员 。 多 次 担 任 上

海 市 重 大 经 济 或 文 化 国 际

会 议 的 主 要 口 译 ， 为 领 导

笔 译 演 讲 稿 。 1990 年 ， 为

时 任 上 海 市 市 长 的 朱 镕 基

出 访 香 港 、 新 加 坡 担 任 首

席翻译。

陆谷孙

□ 谈 峥

（一）

最早认识陆谷孙先生，大概是在

1987—1988 年，我大四的时候，他给

我们上英美散文课。他当时应该是

四十七八岁。

陆先生那时给我的最深印象，就

是声如洪钟，讲课时的声音，在教

学楼的走廊里好远就能听见。在给

我上过课的老师中，只有两位有这

样穿透力强的声音，一位是陆谷孙

先生，还有一位就是研究语言学的

程雨民先生了。我们入学时，程先

生正做复旦外文系的系主任。

陆先生上课的洪亮声音，从一个

侧面，说明了他上课其实是很用力

的 。 这 门 课 他 一 直 坚 持 讲 授 到 74

岁 ， 直 到 他 因腔梗住 院 后 才 停 止 ，

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。

后来读他的文章 《英文系里的那

三个大佬》，才知道他读硕士时的导

师徐燕谋先生，在他本科时也教英

美散文这门课。所以，陆先生的这

门英美散文课，还真是渊源有自。

陆先生在这门课上所教的文章，

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有乔

治·奥威尔的 《射象》（Shooting an

Elephant）、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《飞

蛾 之 死》（Death of a Moth）、 麦 克

斯 · 比 尔 博 姆 的 《送 别》（Seeing

People Off） 等等。

陆先生后来以编词典出名，所以

社会上有人误以为他是另一位以编词

典出名的老先生葛传规的弟子，其实

不是，虽然陆先生和葛先生在 《新英

汉词典》 同事甚久。他在给我们上课

的时候，还同时在做 《英汉大词典》

的主编，每天都有车来接他去大词典

编辑部上班，工作量很大。但他视教

学为教师的天职，从来没有放弃过。

后来他曾对我们说，自己刚做教

师时上课前会很紧张，就仗着年轻精

力好、记性好，第二天要上课，前一

天就把要讲的内容全部背下来。后来

年纪大了，虽然是不再把上课的内容

背下来，但上课的前一天晚上，有时

还是会兴奋得睡不着。想想看，一个

六七十岁的老师，在上课之前，还因

为要面对学生而兴奋得睡不着，这种

精神实在是很难得的。

（二）

认识陆先生之后，就常常去他家

里 聊 天 。 因 为 知 道 他 忙 ， 不 敢 久

坐 ， 一 般 只 聊 个 半 小 时 、 一 小 时 ，

当 然 有 时 陆 先 生 谈 得 高 兴 ， 也 会

“失控”。他跟我谈及过那时从学于

徐燕谋先生的情况。说徐燕谋先生

为人朴素，教他们时总是剃一个板

寸头，穿黑布鞋，穿一袭旧的中山

装。在文字上，陆先生喜欢用源于

拉丁语、法语的华丽大词，徐先生

则力主要多用源于盎格鲁—撒克逊

人的语言的简短、朴素词汇，故常

在 他 的 作 文 上 批 上 要 “ 力 戒 藻 绘 ”

等评语。

徐燕谋先生秉承中式老师的传

统，从不当面夸奖学生。只是到了

晚年，才会在学生的背后和别人面

前称赞他。在这点上陆先生和徐先

生不同，常常对我们学生有鼓励之

言。陆先生还曾出示过徐燕谋先生

的诗草，前面还有钱钟书先生手书

的序。我们虽未见过这位“师爷”，

但陆先生转述的他的言行，也间接

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。

1990 年朱镕基出访香港，陆先生

担任首席翻译。朱镕基与港督卫奕

信会谈时，卫奕信引了莎士比亚的剧

本 《哈姆雷特》 里“存在还是灭亡”

（To be， or not to be） 这一段著名独

白里的话。陆先生笑道，“这还不是

‘大路’莎士比亚，所以我就接着背

了下去。”他对莎士比亚的熟悉，让

港督大为吃惊。

当然，陆先生在谈这些话题的时

候都是兴之所至，讲到哪里就是哪

里，并不按时间顺序。

（三）

陆谷孙先生门墙高峻，当时虽任

教授、博导已有多年，却一直没有收

过学生。1995 年，我硕士毕业留校在

复旦教书已有三年之后，他终于开始

招收博士研究生。陆先生可以带词典

编纂学和莎士比亚研究两个专业的博

士生。当时因为觉得编词典这种工作

和我的性情不合，所以我没有报考词

典编纂学专业，而报考了莎士比亚研

究专业。

做陆先生学生后有一件给我印象

比较深的事，就是他让我去邮局替他

给一位在北京的老师寄钱，资助他

晚年的生活。这以后，发现类似的

事对陆先生来说是家常便饭，他一

直从自己有限的收入中，拿出钱来

资 助 贫 困 学 生 和 有 困 难 的 同 事 、

朋友。

陆 谷 孙 先 生 是 一 位 有 风 骨 的

人 。 他 向 往 莎 士 比 亚 在 《哈 姆 雷

特》 中所写的“身虽囿核桃，心为

无限王”的生活境界，秉持的是中

国知识分子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

兼济天下”的处世态度。

在“文革”期间，他会尽力把

自己的学问和工作做好，但在环境

合适的时候，他也愿意做一些行政

工作，因为这有助于推广他关于教

育和学校管理的理念。他在 1996 年

至 1999 年间任复旦大学外文系系主

任，2003 年至 2006 年间任复旦大学

外文学院院长。

他策划设立复旦大学外文节和

“白菜与国王”系列讲座。外文节丰

富了复旦大学的校园文化，“白菜与

国王”系列讲座则邀请各行各业的

知名人士来复旦讲演， 开阔了学生

的眼界。陆先生做院长时还制定了

一些好的制度，比如定期编制 《院

务简报》，把学院领导层开会讨论决

定的事务，定期公布给全院，事实

上 是 让 院 务 管 理 透 明 化 。 这 些 做

法，也为继任的学院领导们所继承。

（四）

编词典的工作有什么特点呢？一

个 是 琐 碎 ， 还 有 一 个 是 总 量 巨 大 。

《英汉大词典》 最后收词 20 万条，总

字 数 约 1700 万 字 ， 都 是 一 个 个 词 、

一个个句子地抠出来的。

陆先生当时给我们看过他作为主

编改过的校样，每一页上都是他密

密麻麻的修改意见。他 50 多岁的时

候去体检，医生就说他的视网膜老

化得厉害，像 70多岁的人的视网膜。

从大词典编辑室下班回家的陆先

生 ， 晚 上 还 要 看 稿 。 那 时 候 他 抽

烟、喝咖啡。用他的话来说是“刺

激神经”，来保持对语言的敏感度。

那段时间对他的身体的伤害很大。

他主编的 《英汉大词典》 上卷出

版于 1989 年，就获得了中国图书一

等奖。下卷出版于 1991年，获上海市

优秀图书特等奖。1994 年，又获中

国首届国家图书奖、上海市哲学社

会 科 学 优 秀 成 果 特 等 奖 （1986—

1993） 和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著

作奖。但陆先生说，“拿着一本书，

到处获奖有什么意思”。所以，他后

来又推动 《英汉大词典》 的修订工

作，并在这过程中锻炼学生。

（五）

晚年的陆谷孙先生开始思考自己

的“遗产”的问题。他开始整理自

己这一辈子的工作，比如把他莎学

研究方面的文章，搜集编为 《莎士

比亚研究十讲》 一书；又把他多年

来讲授英美散文这门课的讲义，在

学生的帮助下编为 《20 篇：英美现

当代散文》 一书。

也许是感觉到时不我待，他没有

放慢速度，反而以加速度前进。他

开始更勤奋地笔耕，写作了许多散

文。他的 《余墨集》《余墨二集》 这

两本书，收录的主要都是他六七十

岁 之 间 的 文 章 。 尤 其 是 在 70 岁 之

后，陆先生在短短的几年里翻译了

李 尔 的 《胡 诌 诗 集》、 麦 克 林 恩 的

《一江流过水悠悠》、格林的 《生活

曾经这样》 和毛姆的 《毛姆短篇小

说精选集》。

（六)

在体育方面，陆谷孙先生属于比

较传统的中国学者，那就是什么都

不会，连游泳、骑自行车都不会。

2014 年他因突发腔梗入院。当时

已影响到大脑的语言中枢，陆先生

想说的话和说出来的不一样。所幸

用药对路、及时，血栓溶解，没有

留 下 严 重 后 遗 症 。 我 去 医 院 看 他 ，

发现去看他的人很多，大家在病房

外排队，每个人进去 5 分钟。陆先生

跟每个人都要谈一会儿。当时我就

觉得他太累了，即便是生病了还是

那么累。

到 2016 年 7 月 22 日深夜再发脑

梗之前，陆先生一直都全身心地投

入于 《中华汉英大词典》 下卷的校

改工作。他对词典编纂工作的献身

精神，可以不折不扣地用“鞠躬尽

瘁，死而后已”来形容。

陆谷孙先生曾说，“编词典就是

与时间赛跑”。是的，他是一生都在

与时间赛跑着！

—— 记 复 旦 大 学 杰 出 教 授 陆 谷 孙 先 生

苦吟清漏迢迢极 丽文琼章开后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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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随笔

“编词典就是与时间赛跑”。

“他对词典编纂工作的献身精神，可以不折不扣地

用‘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’来形容。”

词 典 编 纂 需 要 学

识、毅力和对文字的挚

爱。陆谷孙先生一贯以

词典人的三种头脑自勉

和要求编写团队，即

“一心一意”“齐心协

作”“词典头脑”。


